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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是高一（2）班的，因

为每回考试年级排名我们几
乎都不相上下，因此在成为散
打队队友前我俩早就惺惺相
惜。老杨也是不折不扣的武
痴，据说演少林寺那会儿闹着
要出家的人里面就有他，要不
是他爸和他舅舅及时在南京

汽车站堵住他，没准他现在真
成了少林寺的和尚。

在五个人中间，成绩最好

的是老吴，今年的暑假作业看
来不用秦胖子安排了；家里最
有钱的是老邱，三天两头地请
我们喝汽水吃棒冰；体格最壮
的是老林，一米八的身材加上
胳膊上的大块肌肉让人望而生
畏；有功夫根底的则是老杨，据

说他的舅舅在县公安局，老杨
因此学了不少擒拿格斗的功
夫。第一次对练，老杨使出一招
穿裆提腿摔把老吴的屁股差点
没摔开花，被老李严肃地批评
了一顿，老李之后再三强调，散
打绝不允许使用反关节技术。

但私下里，我们对老杨的擒拿
术非常感兴趣，一来二去学了
不少。比如说见面握手，我方
大拇指一个反扣技术就能把对
方的拇指连根拗断。

快乐的生活总是显得短
暂，转眼间两个多星期就过去

了，高三的学生参加完高考纷
纷离校，只剩下高二和初二两
个年级留校补课，偌大的校园
显得空荡荡的。在老李的苦心
训练下，我们戴上拳套和护具
开始打得有模有样，高鞭腿也
能抽得啪啪直响。我们分成两

组对练，老杨、老林和我打得
最多，我的反应速度比他们
快，拳法也明显比他们好，但
老杨的摔法很古怪，往往是人
倒在地上半天了还稀里糊涂
的，不知怎么就着了道，老林

的腿又长又粗，抡起来都挂着
风声，挨上一脚可不是好玩

的。稍弱一点的是老吴和老
邱，两人常常纠缠在一起，又
抱又推的，不像散打倒像是在
跳慢三慢四。

老张有时也下场和我们
对练，刚开始我们还有些放不
开，时间一长，就渐渐真刀真

枪比划起来，别看老张平日里
凶巴巴的，在拳台上三打两打
还真挨了不少下，有几回还被
我摔了个大马趴。

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接

下来发生的“打群架事件”，
我们的这个暑假也许可以平

平静静地过下去，老李也许可
以看着他的这些弟子怎么样
慢慢地成长成熟。但这世界从
来都没有也许，该发生的一定
会发生。

老林喜欢玩电子游戏，这
事儿大家都知道，而且我还知
道他最擅长的是“三国志”和
“九三快打”。我曾亲眼见过
老林的手艺，娴熟冷静地控制
着“张飞”左冲右突，一路上
杀小兵斩老怪，一晚上时间只

花了一个游戏币，旁边一帮观
战的连连喝彩一惊一乍，感觉
比自己亲自上阵还要过瘾。

每个星期六散打队会放一
天假，让寄宿的队员各自回家
拿换洗衣服额外再加加餐，老
林虽说是住校的但很少回家，

一到星期六他就没了影，不用
问，肯定是奔游戏机室去了。

镇上只有一家游戏机室，
就在电影院的隔壁，一到晚上
那里差不多是全镇最热闹的
地方。也因为此，全镇的大小
痞子几乎全会在那里出现。但

我们谁也没想到，老林会惹上
副镇长的外甥，又让人举着砍
刀一直追到了学校大门。

我是星期天下午才知道这
件事的，当时老林推着一辆自
行车从宿舍出来，额头上贴了
一块创可贴，神情却有些亢奋。

“昨晚上和那帮家伙干
了一架，真他妈的过瘾。”老
林摸了摸额头，兴奋地说。
“哪帮家伙？”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老

在镇上晃的。”
“怎么干起来的？”

“这帮家伙太欺负人了
呗，让我一拳打倒一个，一脚
踢翻一个，真他妈的过瘾。”

我想要细问，老林却说老
毛在办公室等他，急急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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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一当上吴王，就考

虑将来由谁来继承他的事业，
在任命百官的同时，立长子朱
标为世子。这一年是元至正二
十四年（1364年），朱标十三
岁。四年后，明朝建立，朱元璋
做了皇帝，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又立朱标为
皇太子，作为皇帝法定的接
班人。朱元璋对朱标寄予了
很大的希望，他安排左丞相
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
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
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

保，一大批 “勋德老成”和
“新进贤者”都兼职担任东
宫官。东宫，即皇储之宫。东
宫官的责任，就是辅导教育
太子。朱元璋又特别设置了
宾客、谕德等官职，想要他们
全力培养太子的道德品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朱
元璋决定，各地衙门向皇帝上
报政务，要同时报告给太子。
朱元璋还以实际行动给太子
树立了榜样，他对太子说：
“自古以来，创业的君主，经
历了辛劳，通达了人情，了解

了事物的道理后，才可以做到
处事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
于富贵，如果不是平昔经过锻
炼，少有不出差错的。”

朱元璋又说：“因此，我
特命令你每天面对群臣，听取
并处理各机关上报的事务，以
练习国政。只有仁才能不失于

疏暴，只有明才能不被邪佞迷
惑，只有勤才能不溺于安逸，

只有决断才能不拘泥于文法。
这一切，都要以心来衡量。我
自从有天下以来，未曾闲暇安
逸，每天披星戴月早起上朝，
夜半才去就寝，这都是你所亲
见的。你能像这样身体力行，
就是天下的福气。”

朱元璋对太子朱标抱有
很高的期望，甚至像筹备迁都

这样的大事，也交给朱标去办
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派遣朱标到陕
西，考察当地山川地理和民
情，为迁都做准备。不料，朱
标从陕西考察回来就病倒了。
接着，他就一病不起了。洪武

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
十五日，朱标病逝，这令朱元
璋大为悲痛。此时朱元璋已经
六十五岁了，他感到来日无
多，但是接班人的位子却突然

出现空缺，朱家的天下由谁来
继承，一时成为大问题。

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
儿子，除长子朱标被封为太
子，第九子朱杞和最后生的皇
子朱楠夭折以外，其余二十三
人都被封为亲王。表面上看，
朱元璋有这么多儿子，从中找
一个儿子接班似乎不成问题。

如果考虑“兄终弟及”的话，
这二十多个亲王都可以作为
皇帝的候选人。可是，如果有
这么多的人都来争夺皇位，必
定会造成天下大乱。还有一个
办法，就是坚持嫡长子继承
制———朱元璋必须做出选择。

朱元璋在东阁门召见群
臣，说到继承人的事时，不禁
老泪纵横。翰林学士刘三吾认
为，按照礼制应该立皇孙，也
就是立朱标的儿子为皇位继
承人，这是要实行嫡长子继承
制，传承皇位大统。在刘三吾

的劝说下，朱元璋强忍悲痛，
在这年九月把朱标的儿子朱
允 立为皇太孙，确立为皇位

的继承人。
这时，朱允 十六岁。朱

允 生于洪武十年（1377
年）十一月初五，他的母亲是
皇太子朱标的妃子吕氏。朱允
上面还有过一个哥哥，叫朱

雄英，在朱允 六岁的时候就
死了，因此，朱允 就成了朱
标事实上的长子。朱允 与朱
元璋不同，完全没有经过战乱
的历练和生活艰辛，也与他的

父亲不同———朱标至少耳闻
目睹过一些朱元璋打天下的
情况。

朱允 出生时，天下早已

姓朱，在群臣和宦官宫女们的
簇拥下，自幼享受皇室的优
裕生活，同时他也接受了最
好、最为完整的儒家教育，这
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

GHIJKLMNO

作为分管报道美国外交的

记者，我平时参加不少克林顿
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记者招待
会。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
成为焦点后，他与外国领导人
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就成了这些
美国记者寻找“猎物”的重要
场所，他们挖空心思地从克林

顿那里套话，像苍蝇围着一只
裂缝的鸡蛋一样纠缠不休。

1998年2月，莱温斯基案
初起，克林顿一口咬定与莱温
斯基没有不正当关系。恰在此
时，英国首相布莱尔来访，克
林顿与他在白宫东厅举行联

合记者招待会。两位领导人的
开场白话音未落，坐在最前排
中间位子的 CNN驻白宫记
者、大胡子沃尔夫已经站了起
来，大声发问：“请问总统先
生，莱温斯基本来可以过平常
人的生活，但是因为你，现在

看来她的一生都将改变，你对
此有何感想？”

克林顿左手手肘抵着桌
面，手掌支着下巴，对沃尔夫
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出一副无
可奈何的样子，自言自语似的
只说了几个字：“那很好，很

好。”大厅内爆发出哄堂大
笑，记者招待会严肃而紧张的
空气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随后，全美广播公司、美
联社等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
都开始追问克林顿是否与莱
温斯基真的有性关系。克林顿

一一作答，用不可争辩的语气
强调他与“那个女人”没有
“不正当关系”，站在克林顿
身边的布莱尔面无表情，一言
不发，好像是局外人。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斯塔尔这个被称为“老狐

狸”的检察官在莱温斯基好
友特里普提供的录音带里嗅

出了一些味道，于是千方百计
地收集证据，传讯证人。克林

顿终于被迫发表电视讲话，承
认与莱温斯基有 “不恰当关
系”。美国舆论大哗，纷纷责
骂克林顿“下流、无耻、伪君
子、撒谎”。

时隔不久，捷克总统哈韦

尔来访。克林顿与这位身体欠
佳的捷克总统在国务院的艾
奇逊大厅举行联合记者招待
会。这是克林顿认错以来首次
与记者见面，这可是记者获取
信息的重要时机。9月 16日

下午，我提前近一个小时来到
国务院，国务院入口处已经挤

满了各路记者。
下午3时整，美国礼宾官

像往常一样宣布：“先生们、
女士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
廉·杰斐逊·克林顿，在捷克总
统陪同下到场。”只见克林顿
从舞台的右边幕后走了出来，

并做出手势，让哈韦尔先行。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克林顿第
一次如此准时。他面带微笑，
满脸红光，精神饱满，根本看
不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他所
承受的来自社会各界、乃至
“第一家庭”的巨大压力。

哈韦尔此次访问，主要是
为捷克加入北约，以及即将在
华盛顿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
做准备，但是所有的提问都集
中在绯闻上，对北约这个具有
战略性意义的话题全然不屑
一顾。

记者们连客人也不放过，
有人问哈韦尔如何评价克林
顿的道德表现。哈韦尔也绕圈
子：“美国有许多面孔，我喜
欢它的大部分面孔，但有些面
孔我看不懂，所以我不评
价。”哈韦尔的话简短有力，

言下之意是美国舆论很无聊，
他为克林顿打抱不平，台下不
少人为他鼓掌。

克林顿在这次记者招待
会上的表现十分出色，面对记
者审讯犯人似的提问，他没有
一点脾气，而是像谈心一样真

诚地回答问题，但头脑又十分
冷静，不上记者的圈套。他反
复表示自己愿意悔过自新，继
续领导自己的家庭，领导这个
国家，希望美国人能够原谅
他，忘记过去向前看。克林顿
的话深沉、真挚、感人，当他用

哽咽的声音说 “我保证今后
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时，台下
掌声雷鸣。

PQRS>TU

王南风打了一个哈欠，发

动车子开走了。
开到袁庭玉门口，她下了

车挽起袖子去擂门，几下子就
把门擂开了，大叫：“袁庭玉，
你死啦？出来!”

袁庭玉马上出现在门口。

她劈头就训斥：“还挺风流
的!让别人点烟，哪里学的这
一套调情法子？”袁庭玉看着
她说：“她、她、她……”一句
话还没结巴出来，门慢慢地悠
过来，碰到王南风的脚，她飞
起一脚把门踢过去。不等袁庭
玉把结巴劲缓过来，就走了。

袁庭玉伸长了头颈，一直
看到王南风的车子消失在白果
巷八号的新房小区里。对于王
南风的撒泼，他一时纳闷，一
时欣喜。他呆了一阵，突然明
白了：王南风想回来了。她还
爱着他。袁庭玉自言自语：王

秋媛，你走得好啊!走得及时!
袁庭玉知道，每回风吹草

动，王南风必定会来电话约他
出去吃饭。他得等电话铃声美
妙地响起，响到他耳朵里，再
响到他的心里。半个下午眨眼
之间就过去了，王南风没来电

话。袁庭玉从窗户里看着天边
的晚霞，心里火烧火燎的。好
不容易捱到天黑，晚七点钟，
电话铃响起，他一把抓过电
话，听到王南风的声音，心里
酸酸的，暖暖的。

王南风果然是约他出去

吃饭。袁庭玉建议她到家里
来。他的理由是：今天是农历
初十，大半个月亮在这时候快
到了头顶，他们可以坐在院子
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赏梅。
梅花在月光下也会开放的。

王南风说：“放屁!什么看

梅花？看着看着就看到你的床
上去了。”

结果，袁庭玉还是依着她
到了一家咖啡馆。看着王南风

点了许多华而不实的食物，他
一个劲地心疼，要知道，他刚负
气从电脑公司出来，现在还没
有找到工作呢。他负气的理由
是简单的：王秋媛也在那里工
作。对他的辞职，同事们都不理
解，这是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较

真？没看见老板把他情人的丈
夫弄到本公司当保安头了吗？

在等菜的时候，王南风突
然给王秋媛打了一个电话。她
们是大学里的同学。两个女人

在电话里唧唧哝哝地说着话，
笑着闹着。袁庭玉不知道王南

风是什么意思，正纳闷，王南风
把手机塞到他手心里，说：“说
话呀。跟她说话。”袁庭玉只好
对着手机说了两个“喂”，对方
迟疑片刻，一言不发挂了电话。

袁庭玉脸上怏怏的，把手
机扔到桌子上。王南风拿了手

机大笑，说：“你这个傻瓜，你
该羞辱她。你对她说，她新找
的男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钱再
多也是个六十几的老头了。”
袁庭玉喃喃地说：“你真可
爱。你一点也不像当局长的
人。”王南风把手机放回包里

说：“你说得对，我也觉得我
有时候很无聊，非常无聊。”

西式热汤上来了。这道汤
是王南风爱吃的，她“稀里哗
啦”地把它一口气喝光，拿出
一支香烟，对袁庭玉说：“给
我点烟。”袁庭玉说：“我不会

点。”王南风在桌子底下踢了
他一脚，说：“敢不点？”袁庭
玉一边给她点烟一边感叹：
“女人啊，真是小心眼!”他嘴
上埋怨，心里十分受用。

又上了中式饭菜和点心，
王南风扯过来就吃，吃了一

通，想起一个问题，抬起头，嘴
角上还挂着一粒米屑，说：
“袁庭玉，你知道我们今天约
会的意义吗？”袁庭玉说：“爱
情!”王南风喷了一口饭，说：
“你真迂。其实你和苏小妹两
个人很配套的，因为你们都是

我搞不懂的人。”袁庭玉说：
“你、你……”

王南风不乐意地说：“你
口吃了。我最不喜欢听你口
吃。我喜欢你语气坚定，意志
坚强。就像我这样!你看……
这样我才会爱你。”她摆出一

个姿势。袁庭玉说：“好的，那
我坚强。”语气委婉，不像立
志坚强的样子。


